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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10 月，在贵州省石阡县龙塘镇与思南县三道水交
界处一个叫困牛山的地方，红军师长龙云率领一支红军长征
先遣部队与百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发生了一场极其惨烈悲壮的
战斗。令人惊异的是，这支400余人的部队在战斗中竟然从人
们的视线中突然消失不见了，龙云师长也杳无音信。他们去
了哪里？曾经，困牛山战斗成了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不解之
谜。数十年间，各级党史工作者一直在寻找龙云师长和这支
红军队伍的下落，但一直没有结果。

直到2001年，随着一些旧档案资料的不断呈现，结合寻找
到的幸存者的回忆、知情群众的讲述和党史工作者的反复寻
查，当年困牛山战斗中众多将士的去向和英雄事迹终于浮出
水面：团长田海清在战斗中牺牲，100 余名红军战士从困牛山
集体跳崖，大都壮烈牺牲了。但龙云师长和另外突围出去的
200 余名红军将士究竟去向何方，结局如何，却一直未能清晰
准确地呈现出历史的原貌。

多年间，笔者随同当地党史部门反复查阅比对相关档案
资料，多次辗转实地调查走访知情群众，反复阅读、分析和甄
别不同时期党史工作者的调查笔录，当年龙云师长和那支200
余人红军将士的行迹也逐渐清晰起来。

困牛山突围困牛山突围

1934年8月7日，一支红军队伍奉命从湘赣根据地出发西
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这支长征先遣部队就是著名的“红六军团”，军团长是萧克将
军，整个军团共9700多人，由2个师6个团组成：一个是红十七
师，萧克将军兼任师长；另一个是红十八师，师长是龙云。

红六军团从江西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从御前、五斗江
地区之间突围，连续突破敌军的 4 道封锁线，转战于江西、湖
南、广西等地，连续击溃国民党桂军的堵截后，抢渡湘江，进入
西延地区，随后袭占湖南通道县城，在新厂地区给围堵的湘军
以歼灭性打击。红六军团由湖南平察进入贵州后，在剑河、黄
平、施秉等地多次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发生激战。

1934年10月7日，红六军团进到贵州省石阡县甘溪镇，与
桂军发生遭遇战。抢占了有利地形的敌军居高临下向红军发
起猛烈进攻，并逐渐形成包围之势。红军各部相继投入战斗，
与敌人展开阵地争夺战。处于被动地位的红军将士浴血奋战，
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暂时摆脱了敌人，但部队却被敌军截
为三节。而国民党军乘势而上，迅速调集24个团的兵力加强了
在石阡、镇远、塘头三线防堵，企图将红六军团一举消灭在贵州
石阡地区。危急时刻，军团首长决定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
术，利用高山峡谷密林与敌周旋，寻找突破口，迅速转入印江、
江口一带的“黔东苏区”，与贺龙的红三军（红二军团）会合。

转战中，由龙云师长亲自率领的红十八师五十二团，为掩
护红军主力转移，根据战时需要在后卫与前卫之间不断转
换。此时，担任后卫的第五十二团再次奉命由后卫改为前卫，
在险峻的深山老林中披荆斩棘，为红军主力开路前进。

10月15日，红六军团主力渡过跳墩河进入石阡县川岩坝，
准备经板桥渡过石阡河，前往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合时，红军
又一次陷入国民党湘敌和黔敌的层层包围中。

10 月 16 日，军团命令龙云率领已与敌军激战了一昼夜的
第五十二团800余人，再次由前卫改为后卫，担负阻击敌人、掩
护主力向甘溪地区转移的艰险任务。红五十二团指战员阻挡
住了敌人一次次疯狂的进攻。在朱家坝一带完成断后任务
后，面对紧追而来的国民党军，为保证军团主力顺利安全转
移，龙云率全团改道向西，走十二山梁子到川岩坝、困牛山的
大路。追击的各路敌军蜂拥而至，红五十二团将敌人一步步
引到了三面临河一面绝壁的困牛山上。红军主力得到了安全
转移，但他们自己却陷入了敌军的重围之中。此时，红五十二
团指战员在惨烈的战斗中伤亡损失过半，仅剩下400多人。

生死关头，为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师长龙云率 200
余人攀陡壁下到黑滩河，从河沟突出重围；团长田海清率 100
余红军战士坚守困牛山阻击敌人，绝境之中，红军将士英勇抵
抗，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使敌人伤亡惨重，团长田海清在战
斗中不幸牺牲。

16 日下午4时许，面对坚守困牛山的英勇红军将士，气急
败坏的国民党军拿着枪躲在后面，胁迫当地老百姓走在前面，
向困牛山红军阵地一步步逼近。陷入被动的 100 多名红军边
打边退，一直退到了悬崖边上，退无可退时，红军决定宁死不
当俘虏，也坚决不向老百姓开枪。最后，100 多名红军选择了
从困牛山上集体跳崖，大部分壮烈牺牲。

激战冠壁山激战冠壁山

1934 年 10 月 23 日，龙云率领从困牛山血战突围出来的
200余名红军将士，向军团主力向南撤离的方向，沿白沙、走马
坪、国荣、扶堰、甘溪等地前进。

25 日，龙云率部进入镇远县羊场地区的天印、都坪一带，
经五倍桥过龙江河，走凯磅寨爬上北面的冠壁山。

第二天拂晓，当地布匹商人杨通成由都坪凯磅寨上冠壁山
藏布匹时发现红军，他急忙返回凯磅告知寨上人。甲长何先官
得知此事，立即向联保主任、民团队长报告，迅速纠集天印、拱
桥、都坪的民团300多人悄悄爬上冠壁山偷袭红军宿营地。

当地民团团丁摸到红军哨前，喊红军缴枪，并用梭标刺杀
红军岗哨，当即被红军岗哨开枪击毙。见此情景，龙云师长立
即率领部队撤到魁楼沟，被敌人围困在这里的尖坡半山上，数
百敌人蜂拥冲至山上，并进行反动的政治攻势。红军将士仍
然以英勇顽强的意志对敌人进行了反击。

但由于红军指战员持续转战，疲劳不堪，多数已是伤残人
员，加之弹尽粮绝，多日不食，在与敌激战数小时后，红军将士

伤亡特别惨重。部队边打边撤，当红军撤退到石灰窑、沙子坳
一带，红军被敌人冲散，多数红军被俘。被俘红军被民团押至
都坪街上，后被送到镇远行辕。只有头部负伤的龙云孤身一
人沿着悬崖陡峭的羊肠小道，穿过荆棘丛生的高山密林，突出
重围，经亮溪坡、桐木坪、两屯岩，进入岑巩县龙劲坳（今龙田
镇）关庄、龙马店一带。

笔者查找过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多次实地走访，得以窥见
80多年前，发生在冠壁山上那场战斗的历史原貌。

民国三十五年（1946）编纂的《岑巩县志》卷五《前事志》记
载：“（二十三年）冬十一月，师长龙云由镇远境溃，入龙颈坳，
经团壮擒之，送县递解晋省。”龙颈坳即今天的岑巩县龙田镇，
龙云师长在这里英勇被俘。

访谈资料与《县志》记载一致。2013年4月，锦屏县史志办
工作人员走访龙云师长的女儿龙莲英时，时年 83 岁的老人回
忆说：“大概是 1978 年的时候，三江镇合冲村有个名叫龙老三
的老者找到我说，他是龙云师长的警卫兵，他们从湖南打到贵
州，在镇远县的凯磅上冠壁山被打散，他逃出来后听说龙云师
长被俘，后来便再无师长的消息。”

2022 年 5 月 27 日，镇远县都坪镇凯磅寨 70 岁的何跃军介
绍说，他父亲何福年是原镇远县都坪乡的乡长，从小就听父亲
说，当年红军在冠壁山上打了一仗，打得激烈，后来当地群众
经常有人上山去祭奠红军。

64岁的都坪镇中心小学退休教师罗桂林是都坪镇地花村
人，他对当年发生的冠壁山战斗作过深入调查，采访过当年进入
战斗现场的目击者杨益昌和吴金贵等人。他说：“当红军到达凯
磅后，都坪乡公所民团大队长率地方民团武装及不明真相的老百
姓数百人，往冠壁山一带捉拿红军。由于连续行军打仗，红军战
士疲劳饥饿，行走无力，连打仗的枪支都背不动了，多数红军军装
被荆棘划烂，有的连草鞋都没穿。反动民团武装将红军团团围
住，有100多名红军被俘。何吉安率领民团当天就把红军全部押
送到都坪乡公所。第二天这些红军被押送到镇远县城，以后就下
落不清了。”

龙马店被俘龙马店被俘

1934年10月27日，孤身一人从冠壁山突围出来的龙云向
岑巩县龙田镇龙马店地区前进，以便从龙马店北上江口，寻找
红六军团主力。

当天深夜，龙云迈着艰难的步子，经过两屯岩来到龙马
店。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截红军，早已在龙马店一带四
处设卡进行堵截，并调集了龙马、安坪两个保的团丁、乡兵 80
多人放哨守卡，严防死守。

当龙云走到关庄一座碾房边时，碰到保长杨世忠正在碾
米，龙云不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拿出随身携带的一块怀表，
请杨世忠给他带路往江口方向的凯本去。杨世忠见他是红
军，就假惺惺地满口答应。本来路在外边，杨世忠偏将龙云往
龙马店的哨卡上带，引他入虎口。

在带到干古田的一块苕土边，已经饿了好几天没得饭吃
的龙云，见地里还有未挖完的红苕，就用手枪在土里挖苕
吃。趁此机会，杨世忠转身就跑，边跑边放声大喊：“你们快
来哟，这里有一个共军！”正在龙马店、干古田一带放哨防守
的乡兵队听到喊声，急忙带领一伙乡兵跑来围堵抓捕。龙云
见追兵迫近，连忙举枪连打两下，枪未响，可能是手枪筒因挖
苕塞满泥土的缘故。眼看敌人追围上来，龙云急忙往前奔
跑，没跑几步就被追赶上来的乡兵用杆子在他腿上猛刺一
刀。龙云以顽强的毅力，拼尽全力往前跑，跑出大约 200 米
后，在麻栗垴的堰沟边，龙云因流血过多，已是筋疲力尽，一
头栽倒在地，不能动弹。

抓到龙云后，这伙乡兵立即把他身上的衣服扒光，抢走了他
随身携带的手枪、望远镜等物，还将他捆押到龙马店寨子上看守。

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出卖和抓捕龙云师长的杨世忠和曾
玉清等人都受到了正义的审判。

酷刑无所惧酷刑无所惧

1934年10月28日清晨，乡兵队长杨和清和一伙乡兵将龙
云押到岑巩县龙颈坳区公所交给区长甘泰霖，关押在区公所
（万寿宫）里进行审讯，龙云拒绝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讲自
己姓黎，是红军连长。一个曾在龙云所率部队当兵、突围失利
被俘的叛徒出卖了龙云。当甘泰霖得知龙云是红军师长后，
喜出望外，立即电告国民党岑巩县县长李林。李林命令甘泰
霖立即将龙云押送到岑巩县城。

1983 年 7 月 28 日，曾参与抓捕和押送龙云师长的当事人
曾玉清向来访的调查人员回忆说：“第二天我和乡兵就把龙师
长送到龙田区公所，听到一个曾在龙师长手下当过兵的一个
人正在和别人讲：‘龙师长拐了，被捉住了。’这时我们才晓得
被我们抓住的红军是个师长，叫龙云。他这一暴露非同小可，

因当时国民党出布告悬赏，说抓到一个红军大官可奖一笔
钱。杨和清、杨世执等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就火速将龙师长
押送交到区长甘泰霖和保警队长王瀛洲的手头。”

1934年10月29日，岑巩县县长李林亲自对龙云多次进行
严刑审讯，龙云坚贞不屈，没有暴露红军真情和本人真实身
份，始终自称“黎光前，红军某连连长”，他们一直没能从龙云
口中得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可是由于变节者的出卖，已使敌
人确信此人就是红十八师师长龙云。李林决定立即派县保警
队长李德林带领 20 名保警兵，将龙云押送到镇远县王家烈军
长的“东路行营”关押。

11 月上旬，行营参谋长黄烈侯亲自带兵将龙云和在另一
地被俘的红军营长肖荣华押解到贵阳王家烈处，王家烈命交
敌二十五军军法处。不久王家烈为了向“西路剿共总司令”何
键邀功请赏，将龙云和肖荣华二人押解到湖南长沙。

英名存千古英名存千古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党史工作者在调查
龙云事迹时，都认为龙云是湖南浏阳人，在长沙被何键所杀，
后来随着各地原国民党旧档案资料不断呈现，龙云的真实结
局被进一步发现。

原来，国民党为了争取到龙云，希望他投诚效力。湖南军
阀何键时任“西路剿共”总司令，统揽黔湘等省的“剿共”事宜，
得知龙云被俘，当即电令王家烈将龙云押送湖南长沙。1934
年12月初，王家烈派人将龙云押送至长沙，交给何键处理。何
键劝龙云投降，龙云不为所动，无奈之下，只好将龙云押送到
国民政府南昌行营第二厅军法处。为了“招抚”红军，国民党
在南昌设立有“招抚公署”，专门劝说被捕的红军将领及中共
要员投降。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龙云始终没有屈服和妥协，
不久，被转送到九江感化院收容，企图进一步感化龙云。

九江感化院与监狱无异，条件比较恶劣，伤病员在其中的
病死率很高。由于龙云不配合管教和规劝，受伤的龙云得不
到及时就医，伤势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治疗，伤情进一步恶化，
身体日渐虚弱。为了诱使龙云投降，达到“感召”工农红军的
目的，国民党当局委派孔荷宠来九江感化院专门做“招抚”龙
云的思想工作。孔荷宠是原湘赣军区总指挥、红十六军军长，
是龙云曾经的战友和领导，面对孔的规劝，龙云依然不为所
动，始终坚贞不屈。

1935年，随着红军俘虏的减少，九江感化院被裁撤，已“感
化”的人员被批准出院，而龙云等37名“顽固分子”被转到湖北
反省院继续“反省”。到了反省院，国民党方面不仅没有按照
反省院的相关规定对龙云的身体进行救治，反而将“顽固不
化”的龙云投入特监室，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使得龙云的
身体急剧恶化，生命危在旦夕，最后迫不得已才将他送到武昌
省立医院进行治疗。

1936 年 2 月 2 日，龙云恶化的病情没有得到有效救治，病
逝于湖北省立医院，时年33岁。

由于龙云一直拒绝国民党反动派的“感化”，始终拒绝“配
合”工作，国民党医院方面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无法通知其家
属“领尸”，因而以“无人请领死亡者”草草将其掩埋。

在被俘关押审讯和禁囚“感化”的黑暗而又漫长的日子
里，龙云毅然地拒绝了国民党的多方劝降，始终保持着一名共
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他坚定而又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上必将绽放光芒，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的共产党人为党的革命事业无畏斗争，奋勇前进。

2008年，贵州锦屏县史志工作者在该县档案馆发现一份重
要档案资料，这份档案是1934年10月22日正午由设在锦屏县
城的国民党“湘黔剿匪司令部”发给锦屏县县长邱锦章的紧急
电报，电报内容两次提到“查龙云确系锦屏属之茅坪人”。随后
工作人员在锦屏茅坪找到了龙云唯一的女儿龙莲英。通过龙
莲英的讲述，揭开了龙云先前不为外界所知的身世，进一步证
实了龙云是锦屏县茅坪镇人，而非先前认为的湖南浏阳人。

龙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将领，在中央苏区反“围
剿”战斗中积极贯彻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为粉碎敌军

“围剿”立下重功；在1934年红六军团先遣西征探路中，为掩护
主力部队冲出敌军重围、成功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实
现中央先遣探路意图立下汗马功劳，并献出了年青宝贵的生
命，他在中国革命史上抒写了光辉的一页。

2016年11月23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龙云为烈士。


